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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金马奖

隔海看金马颁奖礼：失去金马奖，大陆电影界失去了什么？

虽然墙内外不乏小粉红，但几家大陆自媒体还是坚持以“一边发布消息，一边删除稿件”的方式，展现完颁奖的全过
程。

第58届金马奖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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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7日，第58届金马奖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行。而在中国大陆，金马奖已经连续三年不被主流

媒体报导了——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金马奖。

但这里的人们又从来没有忘记金马奖。颁奖典礼第二天早上，笔者一觉醒来，微信朋友圈已经被金马奖刷

满。张震获得最佳男主角时感谢杨德昌；最佳女主角贾静雯终获金马肯定；甚至那部讲述香港青年抗争的

纪录片《时代革命》⋯⋯都有人在大陆的社交媒体讨论和转发。

一边发布消息，一边删除稿件 


曾经2018年，纪录片导演傅榆在金马颁奖典礼上发言，金马奖便于翌年遭到大陆全面“抵制”。中国国家电

影局发布消息，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金马影展。而今年，因金鸡奖推迟，金马奖在大陆社交媒体暂时

“松绑”，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首名。数家大陆电影媒体和自媒体纷纷选择以图文方式“直播”金马奖。但当

《时代革命》获得“最佳纪录片”的消息放出，微博一度将“金马奖”设为“敏感词”，从搜索栏消失。“小粉

红”群体也开始在墙内外对金马奖再次发起情绪性攻击，认为电影节是所谓支持“独立”的黑恶势力。

金马的包容度在华人地区的电影奖项里也是最高的，不论持有什么立场的电

影人，在这里都可以获得表达自我的机会。诞生在台湾的金马奖从来不仅仅

是台湾的，它属于华人文化，更属于全世界。



2018年，《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得到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傅榆（右）的得奖感言便掀起纷争。摄：端传媒

但即便如此，几家自媒体（包括大陆影迷中颇有影响力的“深焦DeepFocus”）还是坚持以“一边发布消

息，一边删除稿件”的方式，展现完颁奖的全过程。

果然，金马奖翌日，几家公众号关于金马奖颁奖信息的消息都在公权力的影响下被删除，但讽刺的是，只

要不提“金马奖获奖名单”，除了《时代革命》，在大陆上映过的《缉魂》，钟孟宏探讨母女关系的《瀑

布》，甚至是关于香港底层生存的《浊水漂流》，都可以在自媒体甚至主流媒体的讨论中出现。

多年来，金马奖一直被视为华语地区的“奥斯卡”，不仅因其严苛的艺术标准，也因为它有一以贯之的价值

坚守。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金马奖的评审过程“严谨丝毫不受外界影响，加上参赛影片无地域限制的包容

性，造就它逾半世纪来在台湾电影奖项中最具公信与声望，被得奖者视为最受肯定和至高荣誉的主因”。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在这里从来不仅有资本和星光，也有人情和关怀。大陆播客自媒体“反派影评”就曾制

作了“台湾电影十年”特辑，来致敬金马奖。单单以纪录片一个奖项来说，不仅有反映港台社会抗争的纪录

片，也有不少中国大陆纪录片在这里被看到，因此绝不应该因为一两部与大陆主流价值观不符合的纪录片

就对金马奖产生某种态度。而在被抵制的前一年，也有大陆导演马莉在金马舞台上呼吁人们关注“低端人

口”。

另一方面，金马的包容度在华人地区的电影奖项里也是最高的，不论持有什么立场的电影人，在这里都可

以获得表达自我的机会。笔者相信，诞生在台湾的金马奖从来不仅仅是台湾的，它属于华人文化，更属于

全世界。

通过《时代革命》表述抗议官方审查 


处理《时代革命》这部“敏感”作品也不会以避而不提的方式，而是以

“XXXX”暗示此处有一部不可提的片子，体现出一种对官方审查的抗议态

度。

“我的片子是独立制作，又是短片，几乎不可能在大陆被人看到，是金马给了我一个机会，如今这样的机会



变得很稀缺。”一位短片曾入围金马奖的作者小丁（化名）告诉笔者，但是他也补充道：“不过，因为没有

大陆电影的参与，反而给了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人青年导演更多机会，这是大陆年轻电影人很羡慕

的。三年来，金马奖渐渐从名导角逐的‘战场’变成挖掘大华语地域电影人才的平台，也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打

开自己的视野，看看其它地区的华人在想什么。”

笔者也在27日晚上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言论：“不必指责金马奖会鼓励HK地区的抗争纪录片，当内地

电影选择退出这个赛道，就应该预测到这个结果。”还有人在微信朋友圈直接表达“当一个奖没有领奖者上

台领奖的时候，它就是颁给所有人的⋯⋯”，以此来隐晦表达对金马奖的支持态度。

乍看上去，没有了大陆电影和电影人的参与，金马奖的影响力似不比从前；但在全球电影行业萧条之时，

金马奖也从本土再出发，孕育出了华语电影新的可能性。即便大陆电影人无法参与，金马奖遴选出的作品

依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传播到大陆，并在电影人和影迷中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正如前文提及的，在中国大陆，电影人和影迷从来没有忘记金马奖。台港观众未必知道的是，每一年颁奖

季，“#金马奖#”三个字都可以在社交媒体刷出热度，今年也一样；数月前提名名单出来时，大陆电影自媒

体发出提名名单的速度和台湾社交媒体的速度几乎同步（可能比港台媒体还要快），处理《时代革命》这

部“敏感”作品也不会以避而不提的方式，而是以“XXXX”暗示此处有一部不可提的片子，体现出一种对官方

审查的抗议态度。

《时代革命》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冠威未有赴台出席颁奖礼，大会播放其两分钟的得奖感言。图：Youtube 截图



《时代革命》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冠威未有赴台出席颁奖礼，大会播放其两分钟的得奖感言。图 ou ube 截图

不论是《阳光普照》《消失的情人节》，还是《孤味》《同学麦娜丝》，几

乎每一部都能在大陆观众中间引发长久的讨论。两岸或因疫情与政策隔绝，

电影却依然是重要的“使者”。

笔者所见，无论大陆年轻影迷对“统独”问题如何莫衷一是，对电影的热爱却可超越政治立场差异。2019

年，大陆官方为向台湾当局施压，唱衰金马奖，刻意选择在与台湾一海之隔的城市厦门、与金马奖颁奖同

日，来举办自己的金鸡奖。这种举动令演艺圈人士被迫站队。但即使如此，大陆影迷依然没有放弃对金马

奖的关注，那一天社交媒体上，金马奖的热度也并不低。

甚至，只要打开大陆搜索引擎“百度”，金马奖相关内容约有上万条，即使在金马奖被“封杀”后，金马奖的

消息也并未从大陆观众的视野中消失。不论是《阳光普照》《消失的情人节》这样的大奖作品，还是《孤

味》《同学麦娜丝》这样的口碑之作，几乎每一部都能在大陆观众中间引发长久的讨论。两岸或因疫情与

政策隔绝，电影却依然是重要的“使者”。

大陆影迷在《孤味》里看到了华人家庭女性生命的彼此联结；在《同学麦娜斯》里看到小人物被权力倾轧

的苦中作乐；在《消失的情人节》里看到爱情的奇妙；在《热带雨》里看到华文教育的尴尬处境⋯⋯情感

经验既有共享的部分，又可令不同地域的观众在相似又相异的文化里，去认知彼此差异。

重新发现华语新电影 


在金马，资深导演和新人导演获得同样礼遇和机会，没有一般电影节的门户

之见，也没有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之争，很长时间里，金马都是大华语区电

影人交流的自由平台。

以新近获得“最佳改变剧本奖”的电影《浊水漂流》为例，这部电影虽未直接表现香港近年社会运动，却以

一群露宿街头的“街友”向政府讨回公道的过程表达作者的态度，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许鞍华摄于1999年的

《千言万语》，两者相较，似是对香港几十年命运的一种勾勒。

意外也不意外的是，导演和编剧李骏硕在颁奖典礼上，提到自己受大陆导演胡波（1988-2017）的作品

《大象席地而坐》影响，并向已故世的胡波致谢。今年八月，《浊水漂流》在大陆FIRST青年电影展获得



“评委会大奖”，豆瓣网上也获得不少大陆观众的喜爱和认同。可见，大陆亦有人在当下环境中，同港台青

年一样坚持对社会问题思考，对底层的被剥削与被损害而愤怒，对青年人“失语”状态历尽无奈。

回首再看金马奖，其最大价值之一在于搭建了一个华语地区电影和电影文化有效交流的平台。20多年来，

这个电影节见证并努力适应着地缘政治、全球化、网络化等趋势变幻对华语电影生态产生的深刻影响。

1997年香港回归，台湾新闻主管部门废除《奖励优良国语电影办法》，将金马奖定位为全球华语影片竞

赛，至此金马奖逐渐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大华语地区电影盛事；千禧年前后，金马奖开始逐步取消参赛影

片须获得准演执照，和大陆影片须获得中国大陆有关单位认证的资格限制；2003年始，金马奖也逐步放宽

对语言使用的限制，不再限定电影语言必须为华语，只要涉及华人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即可；2010年

金马奖再度改变规则，规定只要导演和主要创作人员中有五名为华人，即可参赛。

这样的鼓励机制下，金马奖不仅影响着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生产，也为东南亚等地区的海外华人

提供了机会。它不仅是一个电影节，也是一个华人文化彼此分享的平台。当李安登上金马奖颁奖典礼时，

主持人称他为“台湾之光，华人骄傲”，既是对李安的敬意，也巧妙照顾到两岸四地及海外华人的情绪。

有观点认为失去了大陆电影资本和电影人身影，金马奖无法再作为华语地区电影节龙头存在，但事实上金

马奖的核心价值并不因此折损。在“被迫”将焦点放回本土和东南亚等地区后，金马奖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在大陆电影不能参赛。香港电影越发萧条的当下，金马奖给了年轻电影人和东南亚华人电影人更多的机会

和可能性。

大陆电影退场三年，东南亚青年电影人也“出圈”三年。对中国大陆的观众来说，很难想像如果没有金马

奖，如何知道在越南、缅甸等国家，还有那么多在拍摄电影的华人青年。多年来，不论是中国大陆、香

港，还是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华人，年轻电影人因金马这个平台走上影坛的案例不在少

数。如今在国际影坛活跃的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就是凭借处女作长片《爸妈不在家》获得金马大奖从而备

受瞩目。大陆导演张大磊的《八月》、已故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都是处女作就获得金马大奖。在

金马，资深导演和新人导演获得同样礼遇和机会，没有一般电影节的门户之见，也没有泾渭分明的意识形

态之争，在很长时间里，金马都是大华语区电影人交流的自由平台。



2018年，《大象席地而坐》获颁第55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网上图片

由于网络等通道依然存在，大陆影迷不会真的失去金马奖中的好电影；但失

去金马奖，大陆电影界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影人之间、华人世界之间的交流

平台。

而台湾年轻一代也在崛起，中坚力量钟孟宏、魏德圣，至年轻的陈正道、杨雅喆、黄信尧，台湾电影的传

统从来未曾断裂。而当蔡明亮将台湾电影的异质性发挥到了极致，也开始深深影响东南亚青年导演的创

作。不同流派和美学倾向在金马奖的舞台上相遇，继承下台湾新电影的精神。

失去金马奖，由于网络等通道依然存在，大陆影迷不会真的失去金马奖中的好电影；但失去金马奖，大陆

电影界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影人之间、华人世界之间的交流平台。何况，作为华人地区最具有电影专业性

的奖项金马奖为华人导演提供的不止是荣誉，还有包括资金和创作支持等帮助。没有金马奖，大陆电影工

业整体上或许不会受到影响；但对于一些艺术片创作来说，则恐怕会失去一个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意义

上的重要支持平台。当大陆导演无法与其他华人地区导演同台竞争的时候，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个可以

参照彼此、互通有无的机会。

而笔者也相信，在政治、电影的众多交锋中，随时代精神和群体价值观的改变，一些事件会变成历史佳

话，另外一些则会成为丑闻。身处时代漩涡中的电影人用自己的创作，记录和反映着正在发生的现实。


